
第１８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消费主义与电视选秀节目的身体叙事

汪　洋　秦　姜

摘　要：当下中国电视的选秀节目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电视娱乐节目，由于受消费主义商品经

济逻辑的运作，展示身体已经从一种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社会行为。选手自身的诸如中性、性别错位及残

缺等个性特征成为电视选秀节目身体叙事的最大主角。而这一切与消费主义相结合，共同承担起电视选秀

节目身体叙事及其隐喻的宏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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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４年中国本土化的选秀节目 《超级女声》诞生以来，各类选秀节目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了出

来，例如江苏卫视的 《绝对唱响》、北京卫视 《红楼梦中人》、东方卫视的 《舞林大会》、《加油！好男

儿》、中央台的 《星光大道》、湖南卫视的 《快乐男声》、《快乐女生》以及青海卫视的 《花儿朵朵》等

等，已经俨然成为一道电视狂欢的奇观。２０１０年秋，东方卫视推出的 《中国达人秀》更是将本已眼花

缭乱的电视选秀节目推向了高潮。

值得思考的是，在 《中国达人秀》最后总决赛中亮相登场的，有几位是身体残缺但却才华横溢的

选手，而之前 《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中选出的诸如李宇春、周笔畅、曾轶可、宋晓波等选手

也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尽管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些都是处心积虑的商业运作和文化工业的产品，反映出

正处于消费社会语境下中国当下的某些审美情趣，但同时也体现出从西方舶来的选秀节目一贯的身体

叙事特征。

一、消费主义与身体叙事的耦合

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在当前的商品经济语境中，消费俨然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和渗透力。在晚期的资本主义时期，消费活动很大程度上不

再是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消费，而是一种非实用性的意义消费和精神消费，而身体所具有的潜

在欲望的精神满足所带来的消费活动，可以称之为 “身体经济”。正是在这种消费语境下，身体不再像

过去一样保持小心翼翼的矜持，而是开始大张旗鼓地以消费的名义出现在消费者的视野中。“身体的遮

蔽时代被图像化了的身体健康和身体审美的时代所替代，一种观念的变化在悄无声息中渐渐改变了人

们对身体审美的认识，优雅地展示身体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新的普泛化了的文化形态。”［１］而这种身体

转变后的极力展示一旦与消费主义相耦合，便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身体叙事，即以身体的名

义带来消费的快感。而大众传媒塑造出的青春美体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只有拥有这样的身体才

能够获得幸福。身体在消费主义语境中以最原始的方式为满足人们某种精神或物质的欲望而呈现出不

同的角色。

如今已经进入到一个 “视觉”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时代。一切身体的展现都与以往以文字符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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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体的叙事方式不同，人们再也无暇仔细阅读与深刻思考文字背后的意义，而是在大众文化所提

供的身体展示的视觉满足中，获取一种感官体验的审美快感。作为视觉呈现的主要方式，当代社会的

影像文化不仅大大拓展和延伸了大众的感官体验，更促使身体影像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并在大众媒体

中获得支配性的地位。由于影视技术的发展和影视艺术的视觉叙事特征，使得身体取代以往以文字化

时代的传播媒介———文字符号，而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当人的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各种媒介中的身体成

为影像中的媒介符号，身体便成为影像叙事的主体与无处不在的符号。作为大众文化与视觉媒介最重

要的代表，电视节目中的身体叙事更加符合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其高昂的收视率便是身体对消费时

代主动迎合后两者合谋的成功表征。“广义上的身体叙事即以身体作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

或虚拟、再现或表现的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２］在电

视选秀节目中所展示的选手身体，无论是李宇春这样的中性形象，还是刘伟用脚趾弹奏钢琴，也是平

均年龄５２岁的时尚七太的青春洋溢，他们都达到了与观众有效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并成

为提升竞争日益激烈的收视率的重要保障以及满足更多商业资本的需要。

所以，身体叙事实际上所带来的是一种 “快感消费”与 “身体消费”。而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身体

叙事更是将这种 “快感消费”带到了高潮。由于选手大多是普通人，因此在选秀节目中，“普通人的身

体一方面消费的是得到 ‘注视’的快感，这种快感比名人享受到的快感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他们作

为消费对象被充满各色情感的眼球消费着。”［３］于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就是，当电视娱乐节目避让政治

意识形态的规训而进行叙事方式的革命时，又不幸落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圈套。于是，在这个 “娱

乐至死”的当下语境中，身体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垂青的对象，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成

为大众文化与电视娱乐节目尤其是电视选秀节目生产的重要叙事元素。因而，“身体”已不仅是单纯的

肉身存在，而成为了消费主义语境下电视选秀节目叙事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方式。

二、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身体叙事

无论是 《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还是 《中国达人秀》，纵观近几年的电视选秀节目，几乎

都是以年轻貌美的选手为重要的表现主体，他们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浪漫的时尚气息。即使选手已经

不再年轻，但仍会以青春的面貌出现，比如东方卫视第一届 《中国达人秀》中的 “时尚七太”。这一支

平均年龄为５２岁的七位老太太，以其不服老的姿态，通过化妆造型，将自己打造成时尚年轻的体态。

这种身体的青春宣言通过票数不菲的场外短信支持，直接展示出的是一种对于青春面庞的向往和健康

体魄的倾心。“时尚七太”按照消费逻辑改写了语义，经过对青春身体的细节展示以及镜头语言的浓墨

重彩，将其强调成为夺人眼球的视觉奇观，以美学的姿态刺激观众的感官，突出的是消费社会对青春

美体的商业观赏性。确实，如果七位老太太没有打扮得如此青春时尚，“时尚七太”也不会复活到最后

的总决赛。“时尚七太”由于场外观众的超高支持率得以复活，以其在总决赛中青春身体的视觉呈现，

再一次印证了选秀节目中身体叙事的魅力与成功。同时，在总决赛的舞蹈演出中，年轻帅气的男演员

齐声撕去七位老太太的舞裙，并加上撕裂衣服时夸张的音响配合，给观众带来的是对身体叙事超乎寻

常的另类快感。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男人就该有男人样，女人就该有女人样，不存在中间性别。然而，在

２００５年湖南卫视的 “超级女声”比赛中，宣称 “不喜欢穿裙子”并以中性面貌示人的李宇春最终获得

了冠军，同样以中性形象出场的周笔畅则成为了亚军。而长相更加符合大众心目中美女形象的叶一茜

却意外落选。与此类似的是，同样宣称 “不喜欢穿裤子”的 “伪娘”刘著，因其性别反串的表现，在

２０１０年 “快乐男声”的海选中赚足了全国观众的眼球。其实，无论是中性还是性别反串，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都有所表现，比如二人转中的 “男扮女”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近年大红大紫的小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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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电视选秀节目与二人转不同，它形成了一个电视媒体独特的身体活动场所，最终吸引人眼球并

得到广泛关注的选手的身体标准被推演为一个跨越地区和跨文化的普遍观念，并不断产生出数量惊人

的身体范式，比如李宇春之后无数的中性选手，伪娘之后的无数伪娘，这一点是 “小沈阳”们无法做

到的。继刘著 “红”遍全国之后，在广州、武汉、长沙、宜宾等地接二连三出现了性别反串的 “伪娘”

现象，在２０１０年的春夏之交蔚然成风。而且这一吸引眼球的身体范式甚至影响到了同时举办的另一档

选秀节目———青海卫视的 《花儿朵朵》。在成都唱区，《花儿朵朵》栏目遭遇到无数 “伪娘”选手的围

堵，不少男选手纷纷要求以女生的角色报名参加，而事实上的确有不少男生打扮成欧美流行女明星 Ｌａ

ｄｙＧａｇａ及其他女性形象参加比赛。

另一种身体叙事，便是对于残缺身体的视觉呈现。实际上，对于残缺身体的视觉呈现并不是选秀节

目的真实目的，而是通过这样的身体来突显 “实现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的梦想” （《中国达人秀》的宗

旨）以及一种另类的美才是选秀类节目在内容上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东方卫视的 《中国达人秀》中，

“无臂钢琴师”刘伟表演的是用脚弹奏钢琴，节目中基本回避其身体缺陷的细节展示，只是从侧面表现

其弹钢琴的姿态，并且镜头不多，只点到为止。反倒是其优美的钢琴音乐以及镜头中所竭力表现的俊

美脸庞更加能够彰显出刘伟的意志与残缺身体的神圣。同一节目中的单腿男青年翟孝伟与单臂女青年

马丽的优美合舞，则将千万观众打动。而在此前的选秀节目 《加油！好男儿》中，相貌俊美但却无法

张口说话的 “哑巴”宋晓波，也同样赢得广大观众认可，最终获得第二名。

这种残缺本身体现的是人的不完美。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或者说完美本不存在。因此

“根据我们的信念与举止来判断，残疾才是标准的形态———不是美貌、不是英俊，也不是被精心雕塑过

的，晒过的、调养过的或装饰过的装饰身段。”［４］因而，舞台上通过残缺身体进行叙事的选手们实际完

成的是电视机前观众的身份认同，因为我们本不完美，甚至有不少缺陷。当大多数普通观众在刻意规

避的同时，参赛选手们却将这种缺陷演绎到了极致。同样是有缺陷的人，但是选手们却能够将缺陷极

大的身体担负起成功的梦想，于是起到励志的作用，成为普通观众自身成功的镜像。

因此，无论主办方是否主观故意，在电视屏幕上通过身体残缺的选手进行电视节目的叙事，客观上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独特的视觉效果，不可避免地满足了观众观看奇观与自我满足及自我激励

的欲望，并带来了对影像身体消费的惊人收视率。据媒体报道，《中国达人秀》的全国收视率，总决赛

５７０，颁奖典礼５６３，世界达人秀 ４４６；上海收视率则分别为 ３４８８，３３３６，２９４７。上述收视率，

全居同时段第一。而决赛现场更直接大手笔搬入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内，４５万名观众创下电视节目现场

人数之最，超出了常规。“更 ‘赤裸裸’的说法则是，节目原版权方设计的就是要有胖子、侏儒、厨

师、艳舞女郎的被选，在全球受到热捧的 ‘英国达人’苏珊大妈，即属此列。”［５］因此，传统的身体叙

事已经遭遇个性身体叙事的颠覆，因为个性的身体往往比常见的身体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奇，而收

视率便在选秀舞台上展示的各种 “身体奇观”中节节攀升。

三、选秀节目身体叙事的隐喻

毋庸置疑，身体的魅力制造了电视选秀节目的火爆，身体影像在选秀节目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

极具号召力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一个肉身的存在。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不仅仅具有私人属性，甚至

还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作为大众文化中最具视觉冲击性的特定对象，电视选秀节目通过对身体的

重新诠释和解构，揭示出其背后的诸多隐喻。

精英和主流文化从来强调的是循规蹈矩以及不越雷池一步。而实际上，无论是青春、中性、身体有

残缺并拥有才华的人，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但为何这些人能够以一种令人惊艳的方式在电视选秀节

目中突显？这究竟是他们本身个性的错误，还是精英话语的错误？福柯 “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反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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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６］的论断似乎可以为我们认识电视选秀中如此大规模的身体叙事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维度。由

于个性身体的展示在曾经的精英话语中从来都是禁忌，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弥漫，使得身体叙

事来势汹涌，因而 “以消费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所启动的文化市场，在极大地推动大众文化业发展的同

时，也构成了对精英文化或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７］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在消费时代，商业逻辑

对各个文化生产场进行了侵蚀和渗透。”［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中国

达人秀》等电视选秀节目中，普通人也获得了与明星等演艺精英同等展示身体的平台和权力。于是，

个性化的身体叙事在这个权利的场域中被塑造、被规训成为一个负载无穷意义的能指符号。

除却精英文化为重拾话语权而自降身段，以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选秀节目为代表的具有狂欢性质

的大众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关系却也值得思考。在电视选秀节目中对 “身体奇观”与 “主流价值”呈现

出了由此前的极端冲突转向合谋的特征。无论是残缺的身体还是身体的中性特征，他们均是身体表演

者，发挥着身体隐喻的功能，其身残志坚与草根力量的励志意义远远超出其身体本身，成为大众追慕

与欣赏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影像实际上已经成为极富号召力的符号，是主流价值急欲捕获的社会文化

意义。因此，主流价值不再仅仅仰仗于精英话语的权威，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商业社会被

迫作出妥协和让步，于是便借助 “身体奇观”的强大商业力量得以广泛传播，完成意识形态的所谓

“询唤”功能。同时，在这场身体叙事的电视狂欢中，以往戒备森严的等级、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及无法

突破的秩序，瞬间被拉为平等，在场的人因狂欢而揭去了平日的面目，流露出人性最本真的自我。无

论是在选秀节目的现场，还是在现实直播时的电视机前，人们都是通过视觉以及短信投票的方式参与

到这场狂欢当中。由此，等级、身份、级别等外在的鸿沟，在同一个身体叙事的视觉空间中得到解放。

因而，选秀节目中的身体叙事成为 “将不同年龄、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种共同

的体验，以创造共有的意义和统一的身份的活动。”［９］于是，处在社会压力下各阶层群体的潜在不满与

欲望得到了释放，由此得到了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可。

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电视选秀节目中所展示的 “身体奇观”借助于主流价值观，不仅

得到了精英文化的认可，而且获得了高额的收视率与不菲的商业利润。正如第一届 《中国达人秀》进

行比赛时，东方卫视品牌营运总监陆伟所说：“广电总局认为，我们节目的导向很好，鼓励各种身份的

平凡人、身体有残缺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展示梦想。”［１０］于是，电视选秀节目中的 “身体奇观”与

“主流文化”之间由冲突转向合谋的特征便意味着话语权力开始从对抗走向共生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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